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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logIc of DesIgn I：
WrIte anD creat
设计的隐形逻辑

建筑设计是一个造物的过程，而造物终究摆脱不了形式。建筑师最大的困惑多集中于建筑生成的逻辑，

从蒙特里安的绘画到参数化的设计工具都在讨论建筑形式生成的逻辑和方法。对建筑“形—式”生成的讨

论，本质归类为“形”和“式”的关系问题，对“式”如何影响“形”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和理论，但建筑

终究是为人所用的，人的活动如何影响形式却少有记述。笔者将通过“手写与造字”、“人的活动与空间形

态”、“流线形态与空间布局”三个方面由浅入深地分析人的行为、活动影响下的形式的可能性。

人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在形式生成过程中很难被清晰地表达，更谈不上与形式操作关联。为了便于讨

论，不妨以简单的汉字书写为对象，展开人的活动对形式的影响。汉字是中国人都熟悉的二维图形，包含着

中国人的审美与智慧（图1）。任何一个汉字都由基本的笔画构成，依据笔顺的先后秩序来书写，一个表意的

字体图形就此形成。每个汉字的结构是确定的，但由于工具、笔顺、个体的差异，一个汉字可以呈现不同的

图形状态，当书写超脱汉字的表意功能，更侧重于形式与书写体验的时候，书法艺术也就此形成。

无论在宣纸上书写多么复杂的汉字，都是依靠手与笔在三维空间的协调运作下实现的。依据笔顺的先后

秩序将每个汉字逐步形成，笔顺秩序与二维图形的关系恰恰就是一种由“式”生“形”的过程（图2）。笔画

顺序是每个中国人在被教授汉字书写时遵循的潜在规则，否则就是写“斗笔字”。

笔画顺序的本质是约定俗成的书写习惯，与字型结构和书写体验有关，但同一个汉字由不同的人书

写会带来不同的书写秩序。这种书写秩序的差异在书写结果中是不易被察觉的，汉字的二维属性隐藏了汉

字形成过程中的逻辑差异。但如果改变汉字的二维属性，通过将字体笔画按先后书写秩序以三维投射的方

式呈现出来（图3），那么二维的汉字图形就与书写秩序、时间发生了关系，形成了一个准三维的、能呈

之一:手写与造字

图1 汉字是一个表达信息的二维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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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书写过程的图形结构，而这个准三维的图形就拥

有了6个方向的“立面”（图4，5）。

通过这个能呈现汉字书写过程的准三维图形，以

手为尺度的汉字构建过程就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

出来，汉字的基本单元——笔画，由于书写的先后秩

序被赋予了新的定义，笔画秩序的调整将带来不同的

书写结果，而这个准三维图形恰恰能把这种笔画秩序

的差异反映出来，在笔画简图中利用生成的两个“立

面”能更简单辨识这种差异（图6，7）。我们尝试着

以不同的书写秩序在同一个汉字“国”字中实验，体

会笔画秩序的差异对图形结构的影响。

笔画顺序是集体约定俗成的书写习惯，如果

说小学生的“斗笔字”是偶发事件的话，汉字书法

中书写秩序的调整很多时候却是“有意为之”，并

因为这种差异对形式结果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书法

是对汉字更高层次的表达，更追求书写者的个体体

验和用笔的线条笔触。手握毛笔在方寸之间的行云

流水包含了书写者的个人智慧和修为。例如同一个

“国”字，行书、草书和狂草三种字体中笔画的顺

图2 国字的书写过程和笔画分解 图3 三维图形在多个方向的“立面投影”

图4 三维图形坐标 图5 在三维图形中按正常的汉字书写秩序形成的“平面”和“两个立面”图形

图6 遵循平面上简单的由上及下、由左及右的秩序建构汉字，所呈现的“平面与侧立面”

图7 遵循平面上简单的由外及里的秩序建构汉字所呈现的“平面与侧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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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行书、草书、狂草三种字体下国字的笔画顺序差异

图9 放大后的汉字装置的建造过程

图10 人在装置中模仿手写汉字图5中的笔画顺序的过程和身体状态

图11 人在装置中模仿手写汉字图6中的笔画顺序的过程和身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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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就与宋体的国字有所不同（图8），由此呈现出不同的书法效果。我们抱着朴素的初衷，希望将手在纸

面的运动体验与最后结果的关系作一个呈现。

如果将这个三维图形放大，将操作汉字的主体由手放大到人的尺度，人会以何种方式营建这个三维汉

字呢？尺度和个体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将这个三维结构的汉字做成一个

2.26m×2.26m×2.26m的装置：用铁架作为支撑结构，用木片编织的龙骨外包裹纸板形成的方盒代表汉字的笔

画，每个方盒两端预备的滑轮与支撑结构内固定好的竖向钢丝相连接，保证方盒在限定的三维空间中沿钢丝自

由上下滑动。这样一个以木质方盒代替笔画，并能克服重力上下自由滑动的结构就此形成，下一步就是尝试让

人进入装置并以某种方式搭建这些代表笔画的方盒（图9）。起初，我们让人按手写汉字中图5~7的三种笔画顺

序在限定的铁架中搭建方盒，方盒在各个“立面”呈现的形式与手写状态下的形式是一样的（图10~12），但在

搭建过程中人的身体状态是非常扭曲的，说明我们模仿的“以手为尺度”的形式秩序与人的身体体验是有冲突

的。所以，我们放弃对以手为尺度的汉字书写秩序的模仿，以人的身体感觉为出发点，以最为舒适和便利的方

式由下向上建构这几个方盒（图13），人在搭建过程中会随着身体与方盒的关系自发调整方盒上下的顺序，最

终呈现的形式与手写汉字的书写形式完全不同，利用笔画简图能更直观地表达出这种差异结果（图14）。

通过对以手为尺度的汉字书写和以身体为尺度的三维装置的搭建过程的比较，表像上看是尺度和建构

顺序的变化直接影响形式生成，但本质上营建过程中主体人的个体体验潜在地控制着生成秩序。形式并非

是“与生俱来或一成不变”的事物，而是与个体体验紧密联系、相互制约。这种对生成过程中个体体验的

关注吻合了东方设计哲学中依靠传统的技巧感觉，和从局部开始由下而上的构思习惯。

图12 人在装置中模仿手写汉字图7中的笔画顺序的过程和身体状态

图13 人在装置中以身体的舒适状态搭建方盒子

图14 笔画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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